
B6 悦读 2017.11.8 星期三 编辑 刘稳 校对 常卫敏 E-mail：liuwen@pdsxww.com

刘震云：

吃瓜群众也许在决定你的命运

作家刘震云的名字，近年来
已经成为横跨文学家、影视界的
热词。2016年，他的两部小说《一
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
均被改编成电影，分别由刘雨霖
和冯小刚执导。

今年，刘震云新作出版，他以
热词入作品的功力再一次得到验
证——书名为《吃瓜时代的儿女
们》。11 月 1 日，与书名“吃瓜时
代”相应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特地
将新书首发式安排在北京大兴区
御瓜园举办，刘震云和读者们一
起吃瓜、读书，分享创作感受。各
路媒体也对作家进行了现场和线
上的访谈。

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
刘震云就很擅长写一个人与身边
人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一
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
蔓延开来。而新作《吃瓜时代的
儿女们》书写的却是四个素不相
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市
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县公路局
局长杨开拓、副省长李安邦。四
人不一个县，不一个市，也不一个
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
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
的联系。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
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
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没重
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
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
前的小说更幽默。”

“吃瓜”是网络用语，人们往
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
闹的人。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吃
瓜”之后，刘震云对这个网络用语
的理解是：“大概是看在眼里，甜
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
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虽有点
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
幕搬到了生活中。”

他认为，作者本人也是“吃瓜
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述的细节在
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
织起来，呈现给读者。小说的主
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
有出场。他们既参与了故事的发
展，也将参与阅读，也就是这本书
的读者。

小说语言讲究质朴，我讨厌油嘴滑舌

■访谈

记者：粉丝们最欣赏您的“刘
式幽默”，据说这本书是您最幽默
的作品？

刘震云：其实跟我比较熟的
人、和我接触比较多的人就会觉
得，我是一个特别没趣的人，生活
中不大说话，也不是一个性格特
别好的人，有时候突然急了还会
特别暴躁。你看我写的句子，其
实没有一句是俏皮话，而且我也
讨厌作品里面油嘴滑舌、包括在
生活中油嘴滑舌的人。我的语言
一句是一句，都是特别质朴和老
实的话，幽默不一定体现在语言
上，可能写的这个事内部存在着
幽默感。

为什么说这部作品是我最幽
默的小说呢？因为这次写的是八
竿子打不着的事，穿过大半个中
国它们“被打着了”。在那么巨大
的空隙里，填的是什么呢？就是
大家平常体会到了、意识到了，但
是没有提炼、总结出来的，荒谬微
妙的道理。所以空白越大，可以

填进去的谎言和幽默的东西就越
多，原来看我的作品可能笑两回，
昨天有记者说看完之后还要再笑
三四回，因为幽默全在空白里，而
不是只在字面上。

记者：您的小说既荒诞又现
实，既离奇又符合某种规矩，您是
如何处理反差的呢？

刘震云：我觉得要做到既荒
诞又现实，创作时想象力主要体
现在结构上，把幽默或荒诞凸显
在结构上，这是比较深入的。但
是对于小说来讲，细节的真实性
非常重要，如果细节和结构都荒
诞，这个小说写出来就证明作家
的功力是非常不够的。应该明白
一个朴素的道理，越是荒诞的叙
事结构越应该在细节上特别真
实，就像喜剧和悲剧一样，真正的
喜剧底色（土壤）应该是悲剧的，
真正的悲剧中却又蕴藏着喜剧，
这个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中体现得
非常明显。

记者：这本书首印数十分惊
人，是否体现了出版社和您自己
对作品的极大信任？

刘震云：开印90万册，好像
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还不是特
别多见。但是30年前我的书也
就印3000册，印数重要不重要？
重要，因为它说明读者对你的承
认，但是这承认的是你的以前，
根据你以前书的口碑，来买你现
在的书。比印数更重要的是你
是不是把现在这本书写好了？

如果没写好的话，印数越多越是
个骗子。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都会搬
上荧幕，而且口碑和票房都获得
成功。这本书首发之后，您在影
视剧的改编创作方面会有什么
期待？

刘震云：我首先期待，读者
觉得花了一杯咖啡的钱买这本
书，值了。读这本书的时候读者
笑了，但是有的地方还想哭，接

着第二天清早再想起来的时候，
又引起了深入的思考。如果是
这样的话，买这本书就值了。如
果万一他买了这本书觉得没有
达到这种效果，我再请他喝杯咖
啡。

至于影视方面，其实我从来
都没有主动过，我都是被改编和
被影视。这本书能不能改成电
影，需要非凡的导演来处理文学
跟电影、跟生活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的小说并不适合改

编电影，因为电影需要有完整的
故事、相对集中的人物，而且信
息递进节奏要非常快。但是小
说倒是像生活中的一头大象，边
走边思考，包括像《温故1942》通
篇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
相对集中的人物，但是小刚导演
把它改成了电影。《吃瓜时代的
儿女们》要改成电影的话，四个
主人公怎么在电影里呈现确实
也是一个难题，但这在小说里是
成立的。

记者：您曾经对写作下过一
个定义：生活停止的地方，写作
开始了。您是否把写作看作是
对不够理想的生活现实的某种
逃避？

刘震云：这话我说过，也是
肺腑之言，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
出现了。因为这牵扯到一个极
大的理论问题。文学理论常说

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如果文学
是对生活的反映，那我们看生活
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看文学作
品？我们一定是看到了文学作
品中有比生活多的东西。

记者：多出来一些什么？
刘震云：第一层，就是在生

活中被忽略的东西，比如说我写

过的李雪莲、牛小丽，生活本身
可能抛弃了她，但是作者又把她
从泥泞里拉出来了。她被抛弃，
可能已经停止；而当你把她拉出
来的时候，又重新开始了，她的
心事从头至尾哽哽咽咽又给你
讲了一遍。第二层，她只会讲自
己的心事，但是心里话和肺腑之
言背后的生活哲学、逻辑，这些

被忽略的人未必意识到。这些
哲学认识，包括对生活回头反思
的认识，也是作者重新开始的地
方。更重要的是，生活中的事情
都是孤立的，但背后可能有特别
密切的联系。文学一是从生活
被忽略的地方开始，再就是从生
活停止认识的地方开始。

（邓琼）

我都是被影视、被改编

从生活忽略和停止思考的地方，文学开始了

记者：您写此书时最大的挑
战是什么？

刘震云：另外，写《吃瓜时代
的儿女们》对我最大的挑战是语
言。好多人说我的语言特别有
风格，闭着眼睛听也能知道是刘
震云的作品，而且文字简洁。文
字简洁并不重要，如果从中只传
递出简洁和简陋，这个简洁确实
没有什么用。如果简洁的语言
里面又出现了比复杂还复杂的
意蕴，这才证明你的语言到达了
一种境界。

“得失寸心知”。这本书写
了四个人：当你写农村姑娘的时

候，她的对话和行为方式、思维
方式，包括作者的叙述语言，马
上要从这个人物出发，就必须是
村里的语言；到了省长，马上又
要考虑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包
括高级领导干部的大知识背景，
突然变成这样的语言；而县里面
的官员和市里的官员，又有不同
的生活语言和政治语言。这四
种语言的拿捏，需要我以初学者
的状态去揣摩。

记者：现在都在提倡深扎，
作家也要深入到人民中去。您
的小说中一直在关注乡土，这

是不是您将一直坚持下去的创
作路线呢？

刘震云：要说深扎，我从出
生起就够深扎了。因为我出生
在农村，待了14年，耳闻目染的
环境已经融到血液里面了，对
我来讲不用再深扎了，再深扎
就出不来了。对于我来讲，倒
是应该要“出来”，站到另外一
个角度来看这个村庄。

鲁迅先生写过一些生活在
农村里的人，但并不一定是农
村题材，例如阿 Q、祥林嫂还有
闰土。他确实是站在另一个世

界的高度来认识这些人，这最
重要，所以题材概念永远无法
承载一个具体作品创作的过
程。不过，倒是我特别喜欢在
生活中待着，这就是无形的滋
养，比如不管到哪一个地方去，
一个人坐在街上待一两个钟头
看人们来来往往，男女老少长
得不一样、性格不一样、表情和
走路的姿态不一样。有的皱着
眉头走，有的满面笑容地走，有
的皱眉的突然又笑……对一个
作者来说，这种无形的滋养可
能比特别有意识、功利地去体验
生活更重要。

我喜欢在生活中待着，比功利地体验生活更重要


